
当起吊绳
成为艺术品

本报记者 蒋菡

在北京五环外一处偏僻的院子里， 十几
个工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制鞋：有的在下料，有
的在缝制鞋面， 有的在整理润色……每一道
工序都很费心。

4月11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进这个纯手
工制鞋的车间， 走近八达岭鞋厂的一群鞋匠
和他们的制鞋人生。

细致

麻学平是八达岭鞋厂的一位工艺师，每
次给顾客量脚，他都是单膝跪地，左左右右转
来转去。 他告诉记者：“手工鞋的独特性就在
于每一双都是根据顾客脚的尺寸制作出来
的，这就需要对顾客脚的高度、宽度进行准确
的测量。 ”

根据量出的尺寸，制楦师制作出鞋楦，鞋
子最终能否合脚又美观，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
环。 “前后都要照顾到，否则会不合脚。 ”制楦
师韩振奇说。

普通鞋需要一两天时间来修改鞋楦，难
度较大的是内增高鞋，需要一周时间。子承父
业的韩振奇已经在这一行干了30多年， 他的
切身感受是：“这是个费心的活儿。 ”

53岁的付俊秀是专业裁料师 ，也是 “鞋

二代”。 裁料之前先得给牛皮“挑刺儿”，付
俊秀告诉记者 ：“虽然是进口的好牛皮 ，但
哪头牛没被蚊虫咬过？ 要仔仔细细找出皮
子上的伤 ，做上标记 ，画鞋样时要让开伤
残部位 。 而且 ，两只鞋面皮的纹路 、颜色 、
薄厚要基本相同 ，这也是在划皮时必须考
虑的。 ”

干了30多年，如今，付俊秀已经需要戴上
老花镜干活了。 “这是个细致活儿。 万一有哪
处伤没发现，鞋子就得返工了。 ”

举起一张牛皮， 生产总监王凤才不无自
豪地介绍道：“一般做鞋都是插紧排严， 一张
整张的小牛皮能做七八双鞋，而在我们这里，
一张皮就做一双鞋。 ”

原来，他们仅从皮子的正身和臀部挖出一
双鞋来，因为这部分皮质纤维紧密，抗张力强。

接着是制帮， 把按样板裁剪下来的每块
帮料，通过机片、图剪、衔接、透孔、套里、缉线
等工序来制成一双鞋帮。

刘国志的工种是绷楦 。 把鞋帮覆到鞋
楦上 ；一只鞋要钉 70多根钉子 ，再经过上
千次的锤砸 ，使绷完的楦真正做到平 、正 、
扶、实。

底工杜永品干的则是车间里最出力气的
活儿———缝鞋底。他干了25年，其间也跳槽干
过建筑等其他工作， 可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
制鞋车间。

“就干这行干到干不动吧！ ”杜永品埋着

头一下一下穿针引线， 手上绑了好几层防护
用品。“制鞋这一行踏实、安全，你看蜘蛛人一
天能挣好几百，可那活儿多危险啊！ ”

由于手工鞋各个制作环节都是靠一双双
手一点点完成的，所以产量非常低。 在这里，
10多位师傅即便全力以赴， 一天也只能做四
五双甚至一两双鞋。

灵气

麻学平今年62岁， 他是1979年接父亲的
班进的鞋厂， 当时八达岭鞋厂是北京出口创
汇的重要企业。

“原来我们厂也做手工鞋， 可到我进厂
时， 几乎全部都是做胶粘鞋了， 依靠机器设
备，生产效率很高，而手工制鞋技术要求高、
产量小，经济效益低。 ”麻学平说。

起初，麻学平对制鞋这行并不感兴趣，对
手工制鞋也没什么概念。1993年，有人送了他
一双手工鞋，“穿上后感觉太舒服了，脚气、脚
汗都没了，还没有静电。 ”麻学平当时就想，
“这么好的鞋，我们为什么不做？ ”

中医说：树有根，人有脚，养生要从脚开
始。在麻学平看来，鞋子的材料以及舒适度跟
脚乃至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麻学平决定继承父亲的技艺， 制作真正
“接地气”的皮鞋。厂里也支持他的想法，聚集
起一群有手艺的工人，重拾手工制鞋的工艺。

平时走在路上， 麻学平总会注意观察行
人的鞋是否有能借鉴的地方，看到一双好鞋，
他甚至会跟着别人走很远。

为了解决手工鞋刚上脚时比较 “板 ”的
缺点，他试验了四五年，最终在鞋底加上了
一种特殊的 “鬃 ”，使鞋子一穿上就感觉很
舒服。

“机器制鞋产量大，弱点是大面积用胶，
皮鞋一沾胶就没了灵气， 而我们的手工鞋都
是皮底线缝，有种与大自然相通的灵气。 ”麻
学平说。

提起这种灵气， 麻学平想起了年轻时在
北戴河的一次经历：“我们在船上现捞的虾，
在船上马上做了吃， 那种返璞归真的天然味

道真是太美了！ ”
“纯天然材料对人体无毒无害，我们的鞋

即便在看不见的地方也全是皮的。”麻学平一
脸骄傲地说， 里与面之间的包头， 用的也是
皮，而且是把一块5毫米厚的皮用玻璃磨薄到
1毫米。 “有人说看不见的地方可以把成本降
一降，但我们没有。 ”

坚守

八达岭鞋厂副总经理范作强告诉记者，
2003年企业改制，市场冲击之下，若单纯考虑
利润，本来可以把手工制鞋放弃了。 “我们坚
持做这个不是单纯为了挣钱， 也是想保留这
门手艺。 ”

他坦言，几个股东还有其他一些生意，某
种程度上也是在 “用其他地方挣的钱养这个
鞋厂”。 八达岭鞋厂前些年都是亏本经营，近
两年才稍有盈利。

眼下， 生活水平的提升使人们对鞋子的
品质愈发重视，手工鞋的市场前景看好。可十
几个人精雕细琢，每年仅能做1000多双鞋。现
在想跟八达岭鞋厂合作的人很多， 但手工制
鞋的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大规模生产。

“手工制鞋的任何一个工种，要想干好，
少则三五年， 多则得花上10多年时间才能磨
炼出来。 ”麻学平说。

这里的制鞋师傅，最年轻的30多岁，最大
的60多岁。 他们每天以同样的姿势一干就是
一天，很多人得了腰病、腿病，有的背一天比
一天弯了，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使了。

缺乏后备人才成了大问题。 年轻人很少
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从事枯燥的手工劳动。这
里的工资也不太有吸引力———根据不同工龄
和技能水平， 鞋匠们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
到5000元之间。

不过，最近有家皮鞋技校找上门来，他们
提供厂房、设备、人员，想请八达岭鞋厂的师
傅们去给学生培训。这，令老鞋匠们看到了些
许后继有人的希望。

“老工艺丢掉很简单， 但重新捡起来很
难。 ”范作强说，“我们会坚持做下去。 ”

夏忠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起吊绳，称

得上艺术品！ ”4月18日上午，安徽电建一
公司印尼塔卡拉项目施工现场， 国外起
重专家对该公司的起吊绳赞不绝口。

被誉为“艺术品”的起吊绳是安徽电
建一公司杨四昌、徐连伍手工镶嵌出来的。

由于起吊绳材质特殊， 不能使用电
焊等工器具，怕造成“内伤”，构成安全作
业隐患，镶嵌整个过程只能靠手工。

用铁錾子和铁锤从成卷钢丝绳中
“錾”取两根长度相同的绳索，用布轻轻
擦掉防腐油脂（不能使用任何清洗剂，以
免使用中生锈，降低强度），首尾两端分
别“窝”成圆环，用竹扦将其顶端拨开，散
成麻花状。 一人用力握住圆环，一人手持
钢钎， 轻轻挑开绳索的一股， 转动钢钎，
“挤”出指甲缝大小的空隙。 腾出右手，把
散开的一股穿进缝隙内，拽紧，拔掉钢钎，
两人喊“一二三”，同时用力，一拉一拽，使
其“服帖”，与钢丝绳连成一体。 重复动作
428次，环环相扣，挂吊车吊钩上的4个圆
环成型。 再用铁錾子錾去多余的麻花，卷
好涂防锈油，裹上防雨布，就好了。

一插一拨一穿一拉，看似简单，其实
大有学问。 首先，428次拽拉， 力道必须相
同，否则圆环在吊钩上受力不均，易造成脱
落酿成安全事故。 其次，4个圆环直径必须
一样，精确到毫米，否则同样会因受力不
均，切断受力最大的圆环。 再有，剔除多余
的麻花，留多了，扎伤起重师傅的手指，留
少了，受力后缩进钢丝绳内，影响强度。 应
该留多少，没有“计算公式”，只能凭经验。

新工程项目开工前， 数他俩最忙、最
累，要提前镶嵌好几十种规格、上百副起吊
绳备用。工间休息时，杨四昌如数家珍地介
绍粗细不同的起吊绳的不同用途：比胳膊
还粗的，是用来吊装重达400多吨的发电机
定子专用起吊绳；直径和小手指差不多的，
则用来吊装电气盘柜等小型设备。

杨四昌、 徐连伍6年镶嵌21900副起
吊绳，平均一天10副。 再累，他们都一丝
不苟；再急，也不放松质量标准———他们
工作的质量优良率达100%。

一插一拨一穿一拉， 看似
简单，其实大有学问

杨军 刘晓燕

上午8时30分，冀东油田开发技术公司化
验中心环境监测工李妍和罗超早早就出发
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监测高一联、柳一联的
空气颗粒物、pm2.5、pm5、pm10、 锅炉废气和
林格曼黑度。

为切实履行“清洁生产、保护环境”的社
会承诺， 冀东油田加大了对油区及周边环境
的监测力度，确保达标排放。 据统计，该油田
每天获取的环境监测数据达2000多个， 全年
获得的各类监测数据超过100万个。

“环境监测偏重于恶劣天气，因为越是这
样的天气，环境监测的意义越重大。所以暴风
雨、高温酷暑、寒冬腊月环境下的监测，对于
我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在联合站的一处空
旷地，李妍边安装仪器边介绍说。

李妍和罗超安装的综合采样仪器与多级
颗粒物切割器连接， 以恒速抽取定量体积空
气，使环境空气中PM2.5和PM10被截留在已
知质量的滤膜上， 根据采样前后滤膜的重量
差和采样体积，计算出PM2.5和PM10浓度。

10分钟后，仪器安装完毕。李妍开始记录
测定开始时间，查看瞬时流量。 18个小时后，
他们将取出滤膜拿回实验室称重。

在采集空气的空当，李妍和罗超登上加
热炉，准备监测锅炉废气。 罗超系好安全带，
上到顶端， 将烟气分析仪设定运行程序，把
传感器探头深入烟道口，仪器显示纸现场打
印出皮托管系数。 随后，罗超更换传感器，陆
续测定氧气、一氧化碳、一氧化氮等气体含
量参数。

春天的风吹得李妍和罗超在高处站立不
稳，两人紧紧抓住身边的栏杆不敢松手。

其实，这些还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夜间
噪音监测。噪音监测通常在深夜时分。由于油
区虾池、鱼塘密布，夏季的夜晚正好是蚊虫肆
虐的时候， 芦草荡里的蚊子闻到人肉味后会
倾巢而出。 而噪音监测过程中需要保持一个
动作，稍微一动就会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为此，监测工饱受蚊虫叮咬之苦，即使穿上长
裤长衣也会被叮得伤痕累累。 最多时一名员
工身上被咬了30多个包。即使是这样，他们也
一动不动地咬牙坚持下来了。

中午时分， 空气监测和锅炉废气监测结
束。罗超拿出林格曼测烟望远镜，进行最后一
项林格曼黑度的监测。 他用望远镜观察加热
炉烟囱排放的气体颜色（烟气黑度），每15秒
读一次值，他要持续观察30分钟。

午后，风更猛了，李妍和罗超又出发前往
柳一联， 接着进行另一个监测点的环境空气
监测和林格曼黑度监测。车过青龙河时，河岸
两边垂柳泛青，芦草招摇，春天正熟。

4月18日， 伴随着甘肃华亭煤业集团公
司东峡煤矿综采二队35119—1综采工作面
开始挂网，该队职工即将告别该工作面。

45°的倾斜工作面， 在地面相当于爬上
了悬崖峭壁。 420多个日日夜夜，华煤人克
服了多次减架、 处理脱层等一个个技术难
题，累计生产原煤94.5万吨 ，成功实现了安
全回采。

35119—1综采工作面2015年元月开始
安装，2月开始回采， 倾斜角度28°至45°，工
作面长度由最初开采的135米逐渐减到 80
米，支架也由最初的89副减到54副，加之该
工作面坡度大、油矸石底板特别光滑，别说
进行回采作业， 就是只身在工作面行走，稍

不小心就会滑倒。 为了确保职工安全，综采
二队采取强制放顶措施， 制作麻绳扶梯，职
工挂着保险带作业。

生产二班班长杨永泰说， 在减支架时，
由于支架前浮煤太多， 支架根本无法回撤，
必须把浮煤清理出来才能减支架。但支架之
间的距离又很小，铁锹和其他工具根本就派
不上用场，所以大家只能用手把这些浮煤刨
出来，再开始减支架。 “一个班下来，人就累
成了一团泥，回家后倒头便睡，就连睡梦中
都是减架的情景。 ”

去年9月 ， 该工作面倾角已达到45°以
上，而且煤层中间出现了0.2米厚的矸石，这
给开采带来了一定难度。 为了确保煤质，该
队采取煤矸分采分运方式： 采煤机先割煤，
待煤进入煤仓拉空后，再向调度室汇报。 调
度室在确定煤已运至地面后 ， 才能通知

35119—1综采工作面出矸。 在这段时间里，
职工经常是一个班就得干十一二个小时。队
上将原来的三班倒变成四班三倒，减轻职工
的劳动强度。

今年3月， 当35119—1综采工作面回采
到距停采线不到10米时，由于工作面淋水大，
致使中上段顶板脱层， 特别是35号支架至45
号基本架前梁至煤壁脱层高度达1.5米。 该队
组织骨干力量带领职工清浮煤、扛圆木，有的
队长、班长嗓子都喊哑了，有的职工手磨破了
甚至浑身被顶板淋水浇透，可他们全然不顾。

“35119—1综采工作面即将完成它的历
史使命，明天轮到我休息了，终于可以回家
睡一个囫囵觉了。 ”检修班班长陈高强说，
“每天从上班开始 ， 我们就紧绷安全这根
弦，很累。 也许安心睡觉是每一名矿工的最
大心愿。 ”

告别45°倾斜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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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岗位】

该油田每天获取环境监
测数据2000多个，全年获得的
各类监测数据超过100万个

【班组现场】

同忻煤矿

班组“身板”越来越硬朗
本报讯 同忻煤矿注重在塑造技能型

区队、班组上做文章 ,提升职工队伍的技术
水平。

通过理论培训、 岗前培训和现场培训相
结合的安全技能培训方式， 以及开展员工技
能大赛、班组劳动竞赛、班组回收复用竞赛、
班组之星等系列活动， 该矿涌现出一大批技
术骨干。 为了不断提高井下班组长队伍的整
体素质，该矿进一步强化师资建设，外聘权威
专家来矿授课，提高培训质量。他们还与大专
院校联合举办函授机电专科班、 远程教育课
程进修班，给职工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孙炎宾）

【简讯】

跟沙尘暴抢时间
4月20日，沙尘暴袭击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西北油田采油二厂油区。 面对强扬沙

天气，该厂启动应急预案，周密部署安全防范措施，岗位员工做好风沙防护，确保恶劣天气下
原油生产平稳、安全运行。 图为员工在强扬沙形成前加紧为设备包扎雨布。 张明江 摄

黄河水电公司

举办优秀班组长培训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韩悦）4月

18日， 中电投黄河水电公司在国家电投人才
学院举办的2016年优秀班组长培训班圆满结
束， 来自该公司17个基层单位的30名优秀班
组长参加了为期7天的综合素质能力提升专
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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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需求专题调研， 最终确定以班组长综合
素质能力提升为主线， 设置班组长综合素质
能力提升、班组民主管理和文化建设、班组安
全管理、打造高效团队等核心课程，并选定教
学经验丰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授课，同时
辅以拓展训练、座谈交流、参观考察等多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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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工：
利用设备对大气、水、噪音等进行环

境监测，以切实履行企业“清洁生产、保
护环境”的社会承诺

“这是个费心的活儿”
——— 一群鞋匠和他们的制鞋人生

底工杜永品干的是
车间里最出力气的活
儿———缝鞋底。 他干了
25年， 其间也跳槽干过
建筑等其他工作， 可转
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制鞋
车间。 杨晓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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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燃气灶具拆掉，再安装好，然后打
火成功，一个熟练的操作工大概需要40～50分
钟时间。

吴雄飞的最快速度是，17分钟。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炼后， 吴雄飞实

现了技能上的“飞跃”，更完成了人生“蜕变”。
他说：“我练的其实不是速度，而是服务。 ”

吴雄飞， 合肥燃气集团管线运行公司蜀
山区服务所维修二班班长， 曾经在技能比赛
中获得过安徽省“徽匠状元”，同时是中国好
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在吴雄飞看
来，他这个“徽匠状元”与其说是一个技能高
手，不如说是一个服务高手。

从30分钟到17分钟
在参加安徽省第七届“徽匠”建筑技能大

赛燃气灶具维修工比赛前，吴雄飞曾连续参加
两次合肥市举办的比赛，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一次是输在时间上，另一次时间上赢了，
却在最后一个环节———打火上失败了： 所有
拆装程序结束后， 吴雄飞连拧了几次点火开
关，都没能将火点着。

“平时练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
就掉链子呢？ ”吴雄飞非常郁闷。

不甘失败的吴雄飞与师傅一起琢磨比赛
中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将燃气灶具维修的每

一个程序都分解开， 然后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练习，把程序中每一个冗余的部分都抽掉。

这一来， 吴雄飞将操作时间缩短到30分
钟， 这个速度即便是放在任何一次比赛中也
属于“最快速度”了。 但是，他并不满足，思考
着能不能省去某个习惯性动作， 能不能再精
简某个程序？

一段时间练习后， 吴雄飞将速度提高到
20分钟。 最快的一次，吴雄飞竟然以“难以置
信”的17分钟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操作。

2013年，吴雄飞终于在省级大赛中勇夺桂
冠，获得“徽匠状元”称号。 现在，他能够蒙着眼
睛拆灶，甚至比很多同事睁着眼睛做还利索。

不满足“只是胜任工作”
吴雄飞的师傅是合肥燃气集团的“老劳模”

徐辉。 对于吴雄飞取得的成绩，徐辉评价：“小吴
有一种绝不满足于‘只是胜任工作’的追求。 ”

“正常人只要认真学两年，就能胜任燃气
灶具维修的工作。 可是对小吴来说，‘能够胜
任工作’这个要求太低了。 ”徐辉说。

2007年， 吴雄飞从部队转业至合肥燃气
集团时，对燃气灶具维修可谓“一窍不通”。没
有学好技术，单位是不让出去干活的。吴雄飞
骑着电动车，师傅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吴雄飞喜欢问问题，只要遇着不懂的，一
定会追着师傅问。对于“疑难杂症”，吴雄飞还
专门记在笔记本上。

当上徐辉的徒弟后， 吴雄飞更是进步飞
快。 不过他还是挨了不少批评。

一次下班后，一个用户打来电话，说家里
的外挂表铝塑管坏了。按照操作规范，这样的

维修必须两人配合才能完成。 吴雄飞不想麻
烦已经下班的同事， 就一个人赶了过去。 事
后，师傅徐辉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

出于好心却受了批评，吴雄飞渐渐明白，
违反操作程序更严重。

好在， 批评并没有影响到他苦练技术的
热情。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吴雄飞把刚装修
好的新房租出去， 带上爱人和在哺乳期的孩
子一起在单位附近重新租了房。

“但凡是苦活、难活，他都愿意去干，这样
他就有更多的机会碰到各种故障， 进步也就
更快。 ”徐辉说。

提升速度是为了提高服务
吴雄飞把技术练到了“极致”，对工作的

理解也开始发生“蜕变”。
在吴雄飞的服务区域里， 很多用户经常

会“点名”找他，甚至亲切地称他为邻家小弟。
有人说是因为他技术好， 更多的人则说是因
为他“人好”。

在吴雄飞看来， 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
别，“把技术练到极致的终极目的， 其实是为
了把服务做到极致。 ”

一年冬天， 一位用户打来电话说家中好
像有燃气的味道。吴雄飞赶紧赶到用户家，可
用户却认为“问题不大”出门了。 吴雄飞不放
心， 寒冬腊月， 空洞洞的楼道里只有他一个
人，只能不停地跺着脚来驱走寒冷。足足等了
一个半小时后，用户才回来。

吴雄飞也有和用户“较真”的时候。 有一
用户在擅自更改厨房房屋结构并且未安装厨
房房门的情况下要求开通燃气， 甚至将拒绝

执行的吴雄飞同事堵在家里不让出门。 吴雄
飞连忙赶过去，跟用户平心静气讲道理，慢慢
安抚用户的激动情绪，最终得到用户理解。

在和用户打交道的过程中， 吴雄飞发现
了一些孤寡老人生活上缺乏照料， 便将这些
用户列为“特殊服务对象”。

家住西园新村的徐奶奶80多岁， 独居在
家，双眼近乎失明。 有一天，徐奶奶说想在自
己院子里种点菜。吴雄飞听后，立即帮忙从郊
外拉回满满一车的土， 帮徐奶奶把菜地整理

好。听说徐奶奶晒衣服不方便，吴雄飞又自制
了一个能够移动的晾衣架给她。

最多时， 吴雄飞一个人照顾18个像徐奶
奶那样的“特殊服务对象”。

名气大了之后， 很多看似不归他管的事
儿都渐渐有人找上来：家里排风扇坏了找他，
太阳能热水器坏了也找他， 甚至有人家里的
门锁坏了也找他。 “有些事儿是举手之劳，都
是给用户服务的事， 能做为啥不多做一点
呢？ ”吴雄飞说。

“我练的其实不是速度，而是服务”
———“徽匠状元”吴雄飞的职业“蜕变”

4月25日，在合肥市西园新村徐一琦老人家中，吴雄飞帮老人检查家中燃气并叮嘱老人安
全注意事项。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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